
2018.2.8 星期四 编辑 刘世超 校对 屈淑彩 E-mail：lsc@pdsxww.com A15今日视角

梁峰在网贷群里算是导师级
别，群友有问题都会跑来问他。

巅峰的时候，他曾借了上百
个平台的贷款，光半个月期的就
有 80 多个，“百口压身”实至名
归。他对网贷平台如数家珍，各
项申请流程、审核漏洞摸得门儿
清。梁峰说，“我们网贷群里有很
多中介，经常发布一些新口子，诱
惑缺钱的人找他咨询，可在我面
前都是渣渣。”

梁 峰 的 借 款 一 般 是 1000-
3000元的小额贷款，借款原因起
初是治病急用，后来是资金周转，
再后来就变成“以贷养贷”的循
环。

梁峰并非不知道自己借的其
实是“高利贷”，但网贷申请、审
核、放款的便捷性让他欲罢不
能。“在别的贷款渠道申请需要很
多条件，从审核到放款的时间也

比较长。一开始只是救急用，所
以就算利息高点也能接受。”

而且，梁峰发现只要借了一
家，随后每天都会收到一二十个
广告，称其符合借款资格。这种
广告无形中又让借贷人产生了依
赖心理。

与此同时，每一笔按期还款
都会增加借款人的信用度，进而
增加贷款额度。他有次还了3000
元，额度一下子涨到3400元。这
样还进去3000元，还可以借3400
元出来，不仅没有亏，反而有种赚
了的感觉。梁峰“上岸”后，才发
现这不过是平台方诱导借款的伎
俩。“倒来倒去，借贷人损失的还
是利息。”

虚幻的贷款额度让贷款者透
支了2-3倍的未来财富。梁峰坦
承，借了网贷后，自己花钱越来越
大方了，钱变成了手机里一串增

减的数字。晚上去酒吧花钱也不
会太心疼，觉得第二天再找个新
口子就好了。开始拿“花呗”套现
一次要花80元手续费，都感到心
疼不已的他，最后也能坦然接受
千元20%的半月息。梁峰说：“网
贷就像赌博，会上瘾，一沾上就很
难离开。”

2017年 11月 25日，在发现借
款异常的第二天，梁峰就及时向
好朋友们坦白。但他并不清楚自
己究竟欠了多少钱，估摸着有个
十几万。最后细算下来，他的欠
债比预想数字要多出10万。

靠着朋友的帮助，梁峰暂时
渡过了难关。他借过的百余家平
台没有留下一个逾期记录，他决
心从此“上岸”。但朋友的债务还
是要慢慢还，年底工资和奖金都
拿去还，梁峰还在焦虑怎么回家
过年。 （毛淑杰）

“网贷就像赌博，会上瘾”

现金贷只入不出“以贷养贷”难以为继
有借贷者通信录被“爆”，被逼到“走投无路”；

也有人强硬对抗，一分不还，诉诸法院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现金贷严监管政策出台后，
不少小贷平台只入不出，暂停了放款业务。这让不少“拆
东墙补西墙”的借贷者一下子没了“东墙”，原本“以贷养
贷”的生存模式难以为继。随着还款日一个个到来，多平
台同时逾期的情况频繁发生。

不少贷款平台急于收回资金，采用极端催收手段，如
打爆借款人通信录、发布PS上债主头像的淫秽或暴力图
片，甚至上门强催。这些做法为不少借款人深恶痛绝，甚
至不计成本，坚持向法院以“侵犯人格尊严”为由提起诉
讼。

这群“以贷养贷”的借贷者该何去何从？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下午，梁
峰（化名）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
还款，他从用钱宝平台借出的
3000元于当日到期。不同往常
的是，他还完款之后，平时5分
钟已到账，而这次等了半小时都
没收到到账提醒。诧异中，梁峰
检查了一下原因，结果显示“审
核失败”。

对于“以贷养贷”的梁峰来
说，借不到钱就有逾期的风险，
那自己在网上借贷的秘密就可
能被公布给通信录好友。他又
找到一家新平台，申请了约
6000 元的借款，用以支付第二
天的“日常债务”。

第二天清晨，他发现这笔借
款再次被拒。这让他吓出一身
冷汗。他意识到，接连两次被拒
绝非偶然，“以贷养贷”的日子可
能到头了。

2017年11月下旬至今，像梁
峰这样被“套路”拒贷的人不在

少数。现金贷监管的政策接连
落地，不少小贷平台暂停放款业
务，只进不出。这让不少“拆东
墙补西墙”的借贷者一下子没了

“东墙”，原本“以贷养贷”的借贷
模式难以为继。随着还款日一
一逼近，多平台大面积逾期的情
况时有发生。

新年在即，他们也将在焦
虑、愤怒、无奈和绝望中度过。
他们最常讨论的就是，“你今天
被爆通信录了吗”“XXX贷款又
套路我了”“今天又收到XX催债
狗的微信了”“哪里有可以撸的
新口子”……

在现金贷严监管政策出台
前，不少人都周转于十几乃至上
百个贷款平台“撸口子”，通过借
出流动资金如期“还款”，拆东墙
补西墙，以贷养贷，借以逃避平
台方电话或者短信的催债轰炸，
力保通信录安全。

现在，这个链条中断了。

“以贷养贷”模式难以为继

“借钱的原因大都相似，结
局却各自不同。”这句话形象地
描述了网贷人群的遭遇。一本
财经公布的现金贷客群画像显
示，超过68%的人把借款用于资
金周转或生活急用，用于消费的
仅18%。

在借贷人论坛和微信群中
可以发现，确有部分人出于不良
嗜好“恶意赖债”。更多人则是
因一时急用“下水”，后因缺乏规
划越借越多，直至无力还款。用
行内话来说，“一次逾期，拆东墙
补西墙；百口压身，越陷越深。”

2017年11月底，监管政策一
下子斩断了借贷者的“资金链”，

“暴力催债”则成为压垮这些借
贷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木工陈伟（化名）同样
遭遇了“东墙”危机，他一直用来

“提款”的平台总显示“综合评分
不够”。债务压力下为了资金周
转，他转向了利率更高的借条
贷。

这些平台借款方式简单，通
过微信公号即可借款，没有文字
协议。从下单到收款不到一个
小时，但代价是利率奇高，按照
借条贷的行规，“按周算，借
1000元到手700元；续期费一周
300元，年利率高达2200%”。

国家规定年利率在36%以
上即被认定为高利贷，不受法律
保护。

因一次逾期，他苦苦死保的
“通信录”被爆了。他的朋友、同
事开始接到电话、短信。礼貌点
儿的，将欠债之事广而告之；粗
鲁点儿的，则夹杂辱骂和恐吓。
甚至，还有平台向他的通信录以
彩信的形式群发遗照。

陈伟无奈地说：“就是用我
拿着身份证的照片PS成黑白遗
照，旁边公布我亲戚的电话号
码。”因为催债骚扰，他丢了在福
建漳州一家家具厂的工作。2018
年 1月，他背着一身债回到贵州
铜仁老家，可亲戚朋友并不愿伸
手帮一把。“现在亲戚朋友都不
相信我了，更别提借给我钱了。”

2018年 2月4日，陈伟找到
当地农村信用社，希望申请针对
农民的低息贷款，把现有债务一
次性还清“上岸”。因家中已无
亲人愿意担保，这一出路被堵
死。陈伟说：“马上春节了，有点
走投无路的感觉。”

与陈伟不同，同样被爆通信
录的生意人王延浩 (化名)就强
硬得多。

他说：“我通信录 400多个
号码基本被爆了个遍，最少一二
十次了。现在想要我还钱，要么
法院，要么先道歉再协商，否则
别想从我身上拿走一分钱。”他
准备年后去提起诉讼，要求几个

“过分”的小贷公司先赔偿名誉
损失。

身份证照片被PS成黑白遗照

现金贷监管风波起于2017年
11月底。当月，网络小贷牌照新
批、增批被叫停。2017 年 12 月 1
日，另一则通知划出现金贷行业
三大门槛，即综合利率36%以下、
有牌照和有场景依托。

在政策出台前，不少公司没
有现金贷经营牌照，只是借别的
公司“套牌”操作。

这两项政策让互联网现金贷
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
不但很多平台开始停止放贷，有
些公司甚至开始着手解散团队。
与此同时，为控制风险，不少公司
开始对放出去的款项变本加厉地
追债。

在小额贷款公司工作的王娟
(化名)告诉记者，2018年1月，她所
在公司的催债团队工资已涨了三
回。“我们工资是底薪+提成：底薪
3000元，提成以前是 20个点，后

来25个点，现在涨到30个点。”不
过，提成比率的增加没有带来收
入增长，因为逾期不还的人越来
越多。王娟说：“以前月薪过万很
容易，现在越来越难催了。”

据王娟介绍，线上催债的主
要渠道是通信录。比如，打1分钟
骚扰电话，把借贷短信或电话向
其亲朋好友广而告之；再者，把借
贷人头像PS合成黄暴图片群发，
发伪造律师函、法院传票图片等。

记者了解到，获取借贷人的
通信录是网贷申请的必要环节。
如果是通过 APP借款，借贷人需
同意 APP读取通信录；如果通过
电话或其他社交平台借款，借贷
人需下载QQ同步助手或网盘，将
通信录同步给对方。不少网贷广
告还特意标注申请人手机号须实
名，使用时间不低于3个月。审核
人也会随机拨打检验审核，确保

联系人真实。
不过，资金方关于“暴力催

债”似乎也有收敛趋势。
一方面是第三方外包业务受

限。王娟称，以前常有把公司业
务外包给第三方催债公司，但最
近查得严，公司老板对外包业务
有所忌惮。另一方面，借贷者对
现金贷公司发起的诉讼时有发
生，不少借贷者也开始学着用法
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比如，反
诉平台方“恶意催债”、拒不偿还
过高的利息等。

王娟觉得，催债这一行有点
“危险”。有次她不小心用自己的
手机发了催债短信，结果反被老
赖们轰炸好几次，晚上睡觉都只
能关机。虽然公司老板一直在晨
会上强调，“出事有公司兜底”，但
她觉得这是在“洗脑”。

2018年1月底，王娟辞职了。

债务更难催，工资已涨三次

不少平台拨打骚扰电话，群发黄色、暴力
图片、短信，涉嫌“恶意催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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